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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山 靈山

道德經

道德經

靈山 不但是一部敍述主人公旅程的朝聖小說 也代表

一個反思的過程 這條反思之路的兩邊 分別是虛構與眞實人生 幻想與記憶 瑞典

皇家學院 西元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頌辭 靈山

文學一旦弄成國家的頌歌 民族的旗幟

政黨的喉舌 惑階級與集團的代言 可這樣的文學也就喪失本性 不成其爲文

學 而變成權力和利益的代用品 高行健 文學的理由 靈山

你找尋去靈山的路的同時 我正沿長江漫游 就找尋這種眞實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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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

不是文化革命嗎 說是歌詞不健康 後來就改唱語錄歌 靈山

每一次美其名曰所爲討論 爭鳴 辯論 不管什麽名目 我總處於被討論 挨批判

聽訓斥 等判決的地位 靈山

你是作家 作家怎麽的 你是社會的良心 得爲人民說話 不用逗了 我說 你

是人民 還是我是人民 還是那所謂的我們是人民 我只說我自己的話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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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山

問題只在於覺察與否 並不在於有與沒有 有而未曾發覺便與同沒有 靈山

窓外的雪地裡我見到一隻很小很小的靑蛙 貶巴一隻眼睛 另一隻眼圓睜睜的 一

動不動 直望着我 我知道這就是上帝 靈山

華嚴經 普賢行願品

於一塵中塵數佛 各處菩薩衆會中

無盡法界塵亦然 深信諸佛皆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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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沈從文

桃花源記 陶淵明

高行健

靈山

那潔白潤澤來不及凋謝的花瓣也遍灑樹下 生命力這般旺盛 煥發出一味要逞獻自

身的慾望 不可以遏止 不求報償 也沒有目的 也不訴諸象徵和隱喩 毋需附會和

聯想 這樣一種不可修飾的自然美 靈山

他唸著一些呪語 不償他唱歌時那樣悠緩從容 都喃喃吶吶 十分急促 我無法完全

聽憧 却感受到了這言語的魅力 靈山

這持續不斷的緊張的轟鳴交響中 突然錚錚然一聲鈴聲 輕微得讓人差一點以爲是

錯覺 像寒風中一根游絲 或是深秋夜裡顫禁禁一聲蟲音 那麽飄忽 那麽纖細 那

麽可憐 在這混沌的轟響之上畢竟分明 明亮得又不用置疑 靈山

黑暗傳

有陰

才能言 有陽才有聲 陰陽相配才有人 有人才能有聲音 歌多才能出歌本 當

年孔子刪下的書 在荒郊野外處 一本吹到天空中 才有牛郞織女情 二本吹桃

海裡去 漁翁撿到唱怨魂 三本吹到廟堂 和尙道師唱聖經 四本落到村巷裡 女子

唱的是思情 五本落到水田中 農夫當作山歌唱 六本就是這黑暗傳 歌師撿來唱

亡靈 靈山

當我說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於和他們的時候 只說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於她們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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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徐渭 八大仙人

龔賢

龔賢

龔賢

龔賢

們 而絶不說我們 我以爲這較之那虛妄的令人莫明其妙的我們 來得要實在得多

靈山

八大仙人 徐渭 魯迅 狂人日記

高行健 他鄭板橋是個落魄才子 而八大山人是個瘋

子 先是裝瘋 而後才眞瘋了 他藝術上的成就在於他眞瘋而非裝瘋 或者說他用

一雙奇怪的眼光來看這世界 才看出這世界瘋了 或者說這世界容忍不了理智的健

全 理智便瘋了 才落得世界的健全 徐渭晩年也吹這樣瘋了 才殺死了他的妻子

或者不如說他妻子殺死了他 靈山

沒瘋的倒是龔賢 他超越這世界 不相與之抗爭 才守住了本性 他根本不想用所謂

理智來對抗糊塗 遠遠退到一邊 沈浸才一種淸明的夢境裡 這也是一種自衛的方

式 自知對抗不了這發瘋的世界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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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沈從

文 高行健

獨善其身 兼濟天下

出世 上求菩提 入世 下化衆生

入世

我百般無聊 在這潮濕的山洞裡 裡面的濕衣服都氷凉貼在身上 靈山

我必須離開這洞穴 我必須回到人間煙火中去 去找尋陽光 去找尋溫暖 去找尋人

群 重溫那種喧鬧 那怕再來帶來煩惱 畢竟是人世間的氣息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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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

陶淵明 桃花源記 香格利拉 靈山

靈山

大家手拉著手鑽進了一個山洞 領頭的怪叫一聲 碰了腦袋 惹得大家又哈哈直樂

洞裡漆黑 怕碰頭總得彎腰 又碰上前人的屁股 這山洞裡接吻最好 靈山

靈山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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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從文 高行健

靈山

我拉住了一根鋼絲纜繩 一點一點轉移 白花花的河灘上居然有人在釣魚 我想到

他跟前去看看 水漲了 我只好退縮 四周央央流水 中間的我竟又是個孩子 此刻

的我站在一個長滿荒草的後門口看著那童年時候的我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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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山 沈從文

苗

龍虎山 高行健

沈從文 苗

白花蛇

我就爲這高山上一尺來厚的金髮蘚來的 我就要到那厚厚的蘚苔上打個滾 他說那

裡不能睡覺 都是水草 我想說是站長說的 在那金髮蘚上打滾非在地毯上要舒服

得多 靈山

嘴角上兩個孔則透露出自然對人的

蔑視 又表明人對自然的敬畏 這張臉還將人身上的獸性和對於自身的獸性的畏懼

表現得淋灕盡致 靈山

光見到這一盤盤製作好的蛇乾還不夠 我一心想找一找活的 學會辨認 好加以防

備 靈山

野人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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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淸寺

殿上前後兩幅掛匾 分別寫著 莊嚴國土 利樂有情 大殿頂上垂掛下層層帳

幔 如來端坐其中 端莊得令人虛榮頓失 又慈祥到淡漠無情 塵世的煩惱刹那間消

失殆盡 時間此時此刻也趣於凝聚 靈山

他們自有一個我永遠也走不進去對我封閉的世界 他們有他們生存和自衛的方式

游離在這被稱之爲社會之外 我却只能再回到衆人習以爲常的生活中去求活 沒有

別的出路 這大槪是我的悲哀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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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娃 伏羲

我就不像在往前走路 而是用脚跟倒退回了童年 彷佛我並沒有經歷過戰爭 也沒

有經歷過革命 也沒有經過鬪爭再鬪爭 批判反批判和現今倒轉來又不完全倒轉來

的改革 彷佛我父母也不曾死掉 我自己也未曾吃過苦頭 我壓根兒就不曾長大 讓

我感動得有點兒想哭 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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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子

十牛圖

靈山 高行健

高行健

靈山

我並不是一個狼 只不過想成爲一頭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竄 却又擺脫不了這張人皮

不過是披著人皮的怪物 在那裡都找不到歸宿 靈山

廓庵

尋牛 見跡 見牛 得牛 牧牛 騎牛歸家 忘牛存人 人牛俱

忘 返本還源 入廛垂手

盡日尋春不見春 芒鞋踏破壟頭雲 歸來偶過梅花下 春在枝頭已十分

那麽還有什麽可追求的 我問他 周圍靜悄悄的 雪落下來沒有聲音 我有點詫

異這種平靜天堂裡就這麽安定 也沒有喜悅 喜悅是對憂慮而言 只落著雪 靈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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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山

長江

野人

豊都 冥城 靈山

山海經傳

靈山

高行健 靈山

靈山 一個人的聖經

車站 多聲部

多聲部

高行健

高行健

高行健 我的戱劇觀 野人 臺北 聯合文學

要什麽樣的劇作 山海經傳 臺北 聯合文學

我最近剛完成了沿長江流域一萬五千公里的旅情 也實地考察了民間戱劇的一些原

流 我的戱劇觀 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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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聲部

車站 聲部

多聲部

車站 野人

沒有主義

多聲部 靈山 一個人的聖經

靈山

一個人的聖經

複調

我同時也在試驗戱劇中的多聲部 因爲合唱總比一味地獨唱來豊富 不算音響和音

樂的話 我最多的時候在 車站 中人聲曾用到了七個聲部 因此 便出現一種複

調的成分 我的戱劇觀 野人

我的下一個劇中可能不僅是多聲部 也將是比較完全的複調戱劇 就是說一個劇中

有兩個以上的主題 而且以竝列重疊的方式來處理這兩個主題 當然也還要統一在

一個整體的構思裡 複調是一種更有表現力的敍述方式能使在劇場裡容易變得單調

的敍述充滿吸引力 我的戱劇觀 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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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彼岸

高行健

高行健 靈山 一個人的聖經

靈山

靈山

演員們在觀衆之中 或是觀衆在演員之間 都一個樣 彼岸 臺北 聯合文學

格羅多夫斯基却揭示了這門藝術的本質 戱劇之所以成其爲戱劇 貴在演員同觀衆

的直接交流 我的戱劇觀 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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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此是關於高行健 靈山 的內容及其諸般特徵的考察 主要探討的內容如

下 第 章探討了 靈山 的形式上特徵與合適的讀法 其中複雜人稱是主要考

察的特徵 混用人稱的結果 小說形成了雙重主題 高行健也說過自己追求複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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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那麽小說形成了雙重主題 此小說究竟有沒有可以把握的主題或主題意

識 答案是沒有 因爲高行健看我們人生不能用表層的意味來解釋 只能站在存

在的水平認同諸物諸事 我第 章裡分析了這些內容 爲了確保自己的實存 高

行健的人物不斷的試圖脫離政治圍籬 但一個人在洞窟生活不再是快適滿意的

生活 因此高行健的人物只能來往洞窟與世界之間 而進一步他 或者我 或者

你 或者他 追求在洞窟裡建立一個與人同樂的理想世界 他希望發現野人或原

始森林的動機就在於此 對宗敎的關心也能如是解釋 他要建立與人共通享有

的洞窟生活 但宗敎的出發與修行是徹底屬於個人的 因此他的關心不向於宗

敎修行 而主要向於宗敎的形式 卽宗敎的禮式 爲了這樣一個高遠的追求 他

沿着長江一帶繼續旅行 第 章 章 章分別論述了以上的幾個側面 此小說

可以說一種朝聖小說 所以其旅行的終點應該是原來的出發點 北京 但回來之

後的北京又應該是與出發之前的北京完全兩樣的空間 第 章裡細說了有關

內容 此文章的最後一章卽第 章探討了高行健小說的種種特徵發源於何處 通

過考察我們確認了其特徵中的絶大部分跟他的戱劇創作有關

주제어 人稱混用 複調文學 存在的水平 脫離政治圍籬 洞窟與世界 宗敎的

禮式 朝聖小說 戱劇創作的影響


